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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诵诗

《红楼梦》里话淮盐

旷世之作 《红楼梦》（以下简
称《梦》）以最牵动人心的爱情故
事为主线， 描写了作者所处那个
时代的人物林林总总， 披列了社
会生态的方方面面。 毛主席评价
它是中国古典小说最好的一部，
在《论十大关系》中，将之与中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相
提并论。还说他把《梦》当历史书
读了多遍。 正是这部可以当历史
来读的文学巨著，《梦》里《梦》外
都关联着淮盐。

《梦》洋洋75万余言，仅有寥
寥几处提及“盐”字，却也使之与
淮盐建立起了表里兼具的联系。
其第二回写贾雨村 “偶游至维扬
地面， 因闻得今岁鹾政点的是林
如海（林黛玉父亲）”。林“乃是前
科探花， 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
“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 淮盐向
关国计民生，历朝历代十分重视。
唐代置盐铁使， 于扬州设巡盐部
院，督销淮盐、催缴盐课、查禁私
盐。宋、元都将盐权归于中央主管
财政的户部， 加强对地方盐务机
构的领导。 明代不定期派遣京官
巡察地方盐务。 清代差遣巡盐御
史定为常例，任期一年。《梦》中林
黛玉父亲林如海原为探花， 清时
探花外放为官时，一般为七品。言
其“升至兰台寺大夫”，官秩必高
于七品。“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
按巡盐御使仍为原品阶例， 则亦
难推断林之品阶。但在《梦》第八
十二回中，林黛玉梦见其父“升了
湖北粮道（官秩四品）”。以清朝官
秩九品十八级比照， 林出任两淮
巡盐御史，应是正四品或从四品。
而贾宝玉父亲贾政升了工部郎中
后才是正五品。适如此，《梦》第十
九回中，贾宝玉戏谑林黛玉“盐课
（“课”即税）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
的香玉呢。”康熙四十三年，钦点
《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于江宁
织造任上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并
与曹雪芹舅祖父李煦轮任十年。
《梦》中林如海实是曹雪芹舅祖父
的化身。 贾雨村所闻与林黛玉所
梦，相映于曹氏家族的现实。

《梦》里至少还有两处直接写
到“盐”字的。第七十四回中，贾宝
玉的堂嫂尤氏称丫环私有 “一副
玉带板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
物”，“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只
不该私自传送， 如今官盐变成了
私盐了。”“官盐”“私盐”本是官府
对食盐贩运是否已经交纳了盐税
与诸项杂款的判定用语， 全数交
纳者为官盐，否则为私盐。贩运私

盐一经查实，一是盐与运具全部没
收；二是严惩当事人，轻者发伊犁、
乌鲁木齐为奴， 重者非绞即斩；三
是查办渎职官吏， 轻则罚俸降职，
重则处以刑法。 如此严重的后果，
被尤氏用来比照丫环私有男性物
品的严重性。作者用女仆爱情权利
被鄙视反衬贾府男人滥情，深刻揭
露封建官宦之家的腐败不堪。不能
不说作者借用朝廷盐务管理律法
严厉之现实于小说虚拟世界手法
的巧妙。

曹雪芹是以本家族的兴衰为
背景来创作《梦》的。《梦》中人物涉
及淮盐的言语和事件，当然是缘自
作者《梦》外的家庭背景及个人生
活。在现实世界中，《梦》中贾府原
型人家曹氏家族，与皇家、淮盐有
几乎与《梦》中描写的同样的关系。

曹雪芹祖父曹寅于康熙三十
一年（1692）从苏州织造任上接任
其父曹玺的江宁织造郎中职，至康
熙五十一年（1712）病逝。这期间，
康熙皇帝有6次南巡， 后四次都由
曹寅在江宁织造府接驾，再陪驾至
扬州、浙江等地。每次接驾，曹寅都
事先安排好皇帝的巡游路线、驻跸
处所、御膳茶饮、臣民恭迎、官员晋
见、各方进贡、安全保卫、娱乐休闲
等一切事务。 地方上为此修桥铺
路、疏通河道、舟车备征、船工纤夫
招募等等， 他都一一周到安排，细
心查勘，确保皇帝万人以上的巡游
队伍一切顺利。恰如《梦》第十六回
中赵嬷嬷所言：“咱们贾府正在姑
苏扬州一带……只预备接驾一次，
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也不
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
使罢了”。曹寅在前2次接驾中，由于
服侍皇帝殷勤过人， 动用巨额织造
官银形成无法弥补的财政巨亏。曹
寅母亲是康熙保姆且曹寅是其玩
伴，康熙称曹家人为“家人”，是故才
有前述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起曹
寅4次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每年获取
两淮盐商供奉的“羡银”可达五六十
万两，用来弥补织造官银的亏空，以
免被罢官并治罪。

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病逝
后，其妻兄李煦奏报说曹死前对自
己尚亏空库银二十三万两已无机
会和资产可补，“身虽死而目不
瞑”。康熙感其忠心诚意，命李煦接
续弥补，所以李煦仍于其后以苏州
织造郎中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几年，
只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才补齐
亏空。

一部《红楼梦》，从大众的角度
看，作者是《梦》里《梦》外有红楼；
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看，又是《梦》里
《梦》外有淮盐啊！

抢 麦

苏北平原的农历五月， 干燥的风，
将几天前还泛绿的麦田，染成连天接地
黄灿灿的海洋，广袤的乡间，金碧辉煌。

农家一般将收麦称为抢麦，一来是
为了不误农时，二来是为了躲避不良天
气。因为这期间天气多变，如果不快速
让小麦收完晒干入仓，很有可能会遭遇
阴雨天气，造成刚收获的小麦受潮变色
没了看相，甚至霉烂、生芽。三是民间有
“不插七月秧”之说。因此必须尽可能提
前收完麦子，以便有充足的时间，赶在7
月来临之前，结束夏插。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麦收，几乎
完全是凭手工，拼人力。黄金铺地季，老
少弯腰时。庄户人会人手一把磨得锋快
的镰刀，头戴斗笠，腰别水壶，就那样迎
着灼热，带着兴奋扑向麦浪滚滚的金色
麦海。

抢麦的过程很复杂，可谓步步“惊
心”。首先是割麦。一人一垄地，一把一
把，一刀一刀，割倒，放下。头顶太阳暴
晒，脚下热浪猛蒸，还得把滚烫的麦穂
往怀里揽，任全身衣衫湿透，脸上汗水
直流，还要忍受钻进裤管、衣衫里的麦
芒刺痛。偶尔直起腰来舒缓一下，用毛
巾或衣袖擦一把满脸的汗，迎着刺眼的
光扫一眼面前翻滚的麦浪，给自己鼓把
劲，弯腰接着“披荆斩棘”。有时热到着
急，干脆和衣跳进旁边的水渠里爽快一

番，喝上一肚子清凉的水，再浑身湿漉
漉地继续干活。 如此恶劣的劳动条件
下，谁能每天割到2亩以上，就算是一把
好手了。

紧跟着是捆扎。将割倒平铺在地上
的麦子归拢，抱在怀里，再用麦秸做成
的“麦绕”一捆捆扎起来。最考验人的就
是将麦子往怀里抱的瞬间，麦子被太阳
烤得滚烫，再加上锋利的麦芒直扎人的
脸部、胳膊和双手，即便你扎着裤脚，臂
戴套袖， 也抵御不了麦穗的麦芒刺击，
那种欲罢不能的焦躁和无奈，甭提有多
难受了。麦子扎成捆后，还要麦穗向上，
聚拢摆放成堆，以方便运输。有的人家
有紧随而来的平车、 牛车或手扶拖拉
机，便可直接装车，省去聚堆的麻烦。

第三步是运输。一般都是1人或2人
在车下，用草叉把麦捆往车上挑；一人
负责在车上，先用手接，装高了就用草
叉接，再将其码放整齐、均匀，不至装得
歪斜，导致运输途中垮塌。

上了场的麦子要打。 起先是用牛
或者拖拉机拉着石碾子打麦， 慢吞吞
地，一圈又一圈反复碾压，倒看不出什
么紧张。到后来用上了脱粒机，便形成
了整个抢麦过程中“抢”的巅峰。因为
分工严格，劳动强度大，所需人员多，
过程较为复杂，通常都是老少齐上阵，
全家总动员。 人口少的农户不得不采
用互助的形式，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
你。人员的岗位有送麦、喂麦、出麦、堆

草四种。 随着柴油机带动脱粒机轰鸣，
送麦人会提前将麦捆运到喂麦人的跟
前， 堆到与脱粒机入口平齐的高度，喂
麦人会将面前的麦捆上的麦绕解开或
用刀挑断，再将麦子分摊均匀，有序地
喂入脱粒机入口。脱粒机滚筒随即发出
怒吼， 你可清晰地听到麦粒脱离麦草，
碰撞在脱粒机铁壳上清脆而欢快的声
响。麦粒会裹挟着部分麦穰，瀑布般从
机肚下流出； 麦草则从出口飞奔而出，
被脱粒机滚筒巨大的惯性，乱哄哄地甩
出老远。

接下来是扬场。就是利用麦粒重而
麦穰轻的特性，借助风力，让麦子和麦
穰分离的过程。这是一项技术活，也就
是要根据风力的强弱，决定手腕和大小
臂发力的多少、 麦子抛向空中的高低。
风力适中的话， 扬场会变得相对容易，
而“老把式”往往能在风力不足甚至无
风的情况下，依旧能将扬场的活干得漂
亮。新手则会弄得“麦粒与麦草齐飞”，
还得重新返工。这个活最好2个人组合，
一人扬，另一人手握扫帚，戴着斗篷，不
失时机地，迅速地，轻轻掠去遗落在麦
粒堆最上层的碎麦草。

最后是晒麦。将脱完粒的麦子摊在
阳光下晾晒，听上去挺简单，其实不然。
扬净的麦子都在自家的场上堆成小丘，
晴好天气，就得用专用的大、小探木把
小丘摊平，均匀晾晒。大探木宽厚且沉
重，掌控人将它压进麦堆时，得几个人

才能拉得动， 有条件的人家会套上耕
牛来拉；而小探木轻快小巧，单人手持
木柄， 借助腹部力量， 顶住木柄往前
走，便可完成摊麦。俗话说夏季的天，
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最折磨、考验人
的就是此刻。 眼见乌云来了， 阵风起
了，雷声响了，晒麦人家便慌了神，急
急地从家里、田里、园里飞奔而来，挥
动探木、木铣、扫帚，一刻不敢怠慢，紧
急收麦。有时正在抢着，雨点就落了下
来，抢场的人慌不择路，慌忙把一大块
塑料布覆盖在未及收拢的麦场上。动
作慢的， 就要眼睁睁看着金黄的麦粒
跟着雨水流进河道。有时候，等你一切
收拾停当，云散了、风停了、雷住了，太
阳出来了， 只好抱怨几声作弄人的老
天爷，然后操起家伙，将刚刚收起、盖
好的麦堆重新铺开。得，刚才的汗还没
干，又套上了一层汗！

做完这些，抢麦便告一段落。下一
步，等水稻移栽下去腾出手来，将扬净
晒干的麦子运往粮管所， 作为公粮或
者定价、议价交售，忙人的麦收季节才
算是彻底结束。

苏轼， 宋仁宗景祐三年 （公元
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县。

苏轼7岁开始读书， 宋嘉祐二年
（1057）苏轼中进士。欧阳修对苏轼之
文章大加赞赏。并对其子说：“你们记
住， 再过三十年就无人看我的文章
了。”

北宋是一个文明灿烂的文化帝
国，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大江东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历经历
史长河的大浪淘沙，苏轼以他卓尔不
群的伟大人格魅力、千古绝唱的伟大
文学成就、终生不渝的民本主义思想
和实际行为， 获得崇高的历史地位，
光耀于中国乃至世界千年杰出人物
的圣殿。

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
年）在海州时留下了一首比较有名的
诗———《次韵陈海州书怀》，诗曰：

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
间。

旧闻草木皆仙药，欲弃妻孥守市
阛。

雅志未成空自叹，故人相对若为
颜。

酒醒却忆儿童事，长
恨双凫去莫攀。

很多连云港人对
这首诗耳熟能详，但
是对“陈海州”此人
却知之甚少 ，且
一直不知道他
的真名。 何为
“陈海州”呢？
苏轼在 《次韵
陈海州书怀》一
诗中自注：陈曾令
乡邑，即“陈海州”曾
在苏轼家乡眉县做过
县令，“陈海州” 是苏轼
对他的尊称，他的真名叫
陈汝奭，原籍福建晋江，后
徙居镇江丹徒。

陈汝奭长苏轼20岁左右，可以算
苏轼的前辈了。 据乾隆 《晋江县志》
载：陈汝奭，字公武，宝元元年进士。
授遂安令，后知海州。赈饥发粟，不俟
报。及母没，叹曰：“不及养矣”，遂隐
居不复出。又据元至顺《镇江志》载：
陈汝奭，字公武，泉之晋江人，徙居丹
徒。宝元元年登进士第，丙科为遂安
令，后知海州。岁饥，不俟报发廪赈
民，为监司所奏，汝奭请以身坐，毋令
及僚属，朝廷嘉之，置不问。母忧去
官，叹曰：仕本为养，养不及矣，何以
仕为。遂终身不仕。

两志所载内容大意是： 陈汝奭，
福建泉州晋江人， 后迁居镇江丹阳，
1038年进士， 先任浙江淳安县令，后
任海州知州。陈汝奭到海州任职时正
值荒年，百姓遭遇饥荒，陈汝奭果断
决定立即开仓赈济饥民，他没有按照
先报告等待批复的规矩办，监察部门
上奏他违章行事，陈汝奭上奏章要求
处分自己， 并恳请不要处分自己下
属，朝廷表扬了他，没有问罪。他母亲
去世后，陈感慨地说：做官本来是为
了更好地奉养父母，现在父母已经不
在了，还做什么官呢。他便辞去官职
回家，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陈汝奭其
人，一爱民，二至孝。这两件事情均发
生在海州任上。陈汝奭在海州的事迹
本地志书没有记载，他的事迹散记于

元至顺《镇江
志 》、 乾隆
《 晋 江 县
志 》、 钦
定 四
库 全

书史部
七 《京口

耆旧传》等
地方志。陈汝

奭在海州冒着
被处罚的风险赈

济饥民是一大善
举， 也是一大壮举，

被海州地区百姓赞美和怀念。其次，他
在海州以知州身份接待过苏轼并以诗
词互相唱和， 为海州留下一桩文化雅
事， 其对提升海州知名度起到了重要
作用。

苏轼与海州为何有缘呢？ 从现有
资料记载看，苏轼至少2次来过海州。

第 一 次 为 宋 神 宗 熙 宁 七 年
（1074）， 苏轼由杭州通判改任山东密
州知州（现山东诸城），由楚州途经海
州停留。我们从苏轼于1074年时作《永
遇乐》词可知，苏公自序云：“孙巨源以
八月十五日离海州，坐别于景疏楼上；
既而与余会于润州，至楚州乃别。余以
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与太守会于景疏
楼上，作此词以寄巨源”，既云“十一月
十五日至海州”，即公元1074年11月15
日至海州。孙巨源（又名孙洙），广陵
人，《宋史》有传。因与上峰政见不同，
而要求外任，孙巨源熙宁中知海州，后
调京城为官， 苏与孙为文友， 私交甚
好。苏轼与孙巨源于1074年8月在润州
（今镇江）相见，孙随苏轼乘船北上至
楚州（今淮安），分别时苏轼作《更漏
子》词送孙巨源：水涵空，山照市，西汉
二疏乡里。新白发，旧黄金，故人恩义
深。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来去，槎
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

据资料记载， 苏轼本想从楚州乘
船继续北上，先去济南看望弟弟苏辙，
然后再赴密州， 由于途中耽误时间较
长，而水路至楚州后，仍欲乘船北上，

由于冬至而结冰，苏轼不得已改变行程
线路，由水路改为陆路。而改经海州，濒
海赴密州（今山东诸城），行程再变。其
改变原因：一是自杭州出发以后，路中
盘桓时间甚多； 二是其时已渐趋冬深，
河道已冻合。平心而论，后者尤为重要。
由是言之， 苏轼 “十一月十五日至海
州”。苏轼在海州期间与太守陈海州（陈
汝奭）等先后游历名胜，赋诗赋词，倡酬
不绝。而又以其余暇，携家游朐山、临海
石室等。期间，苏轼与知州陈海州（陈汝
奭） 和诗两首， 即：《次韵陈海州书怀》
《次韵陈海州乘槎亭》：

人事无涯生有涯， 逝将归钓汉江
槎。

乘桴我欲从安石， 遁世谁能识子
嗟。

日上红波浮碧巘， 潮夹白浪卷青
沙。

清谈美景双奇绝， 不觉归鞍带月
华。

苏轼作《浣溪沙》词赠陈海州。自
序，赠陈海州：陈尝为眉令，有政声。

长记鸣琴子贱堂。 朱颜绿发映垂
杨。

如今秋鬓数茎霜。 聚散交游如梦
寐，

升沈闲事莫思量。 仲卿终不避桐
乡。

又作《永遇乐》词，寄孙巨源。
长忆別时，景疏楼上，明月如水。

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别
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
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

今朝有客，来从淮上，能道使君深
意。凭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泪。
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露华侵被。
此时看，回廊晓月，也应暗记。

苏轼于1074年底至山东密州任知
州，1075年冬作《送赵寺丞寄陈海州》：

景疏楼上唤蛾眉， 君到应先诵此
诗。

若见孟公投辖饮， 莫忘冲雪送君
时。

赵寺丞即赵昶，字晦之，时任东武
令，因失官归海州。作为密州知州的苏

轼十分同情赵寺丞失官归海州时的心
情，故作诗送赵寺丞。同时又作《减字木
兰花》词，送东武令赵昶失官归海州。

苏轼第二次来海州是在宋元丰八
年（1085）10月，当年的5月苏轼接旨知
登州 （今山东蓬莱），6月从常州赴登
州，线路为今润州、扬州、楚州，10月过
海州，再经怀仁（今赣榆）而至密州。苏
轼在海州看到建有高丽馆，叹其壮丽，
留一绝。原诗题为：元丰七年，有诏京
东、淮南筑高丽亭馆，密、海二州，骚然
有逃亡者。明年，轼过之，叹其壮丽，留
一绝云。从诗题中可以知道，元丰七年
（1084），朝廷令京东、淮南建设高丽亭
馆，用以接待高丽使臣之用，在密州、
海州因建亭馆而让百姓变得一无所
有、流离失所。第二年即（1085），苏轼
路过海州、 密州时， 看其亭馆叹其壮
丽，故作此诗。

檐楹飞舞垣墙外， 桑柘萧条斤斧
余。

尽赐昆耶作奴婢， 不知偿得此人
无。

苏轼经海州至怀仁， 与时任县令
的陈德任和诗两首即 《怀仁令陈德任
新作占山亭二绝》

其一
尚父提封海岱间， 南征惟到穆陵

关。
谁知海上诗狂客， 占得胶西一半

山。
其二

我是胶西旧使君， 此山仍合与君
分。

故应窃比山中相， 时作新诗寄白
云。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谪居儋州
（今海南儋县），虽身贬海南，心中仍系
海州，表达了“昔登朐山”的感慨。苏轼
作《和陶杂诗之十一》：

我昔登朐山，出日观沧凉。
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
今兹黎母国，何异于公乡。
蚝浦既黏山，暑路亦飞霜。
所欣非自誷，不怨道里长。

(本稿图片为资料图片)

《儒林外史》里传神的赣榆俗语

从14岁到22岁，吴敬梓在赣榆
生活了9年，和当地的各色人等接
触交流，听的是赣榆话，说的是赣
榆话，其中不乏当地的方言俗语，
吴敬梓了如指掌，应用自如。创作
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时，运用
的赣榆方言俗语生动传神，刻画的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第一回：“知县心里想道：‘老
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就
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
事疲软， 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
他。’”“疲软”，赣榆人常说的俗语，
形容办事软弱无能，不干脆，没有
力度。

第二回：“和尚赔着小心，等他
发作过了，拿一把铅壶，撮了一把
苦丁茶叶，倒满了水，在火上燎得滚
热，送与众位吃。”第四十五回：“烫
上滚热的封缸酒来。” 第四十七回：
“虞华轩在书房里摆着桌子，同唐三
痰、姚老五和自己两个本家，摆着
五六碗滚热的肴馔， 正吃在快活
处，见成老爹进来，都站起身。”三
个“滚热”，形容水、酒、肴馔非常
烫。“滚热”“滚烫”“滚开”“滚水”，
自古至今， 常常挂在赣榆人的嘴
边。不过，“滚开”还有“滚走”的意
思，常用词。

第五回：“严致和道：‘家兄寸
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
（猪肉）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
稀烂。’”第十五回：“捧上饭来，一
大盘稀烂的羊肉，一盘糟鸭，一大
碗火腿虾圆杂烩，又是一碗清汤。”
“稀烂”，形容食物极为熟烂，容易
咬嚼。这个俗语，赣榆一直广为流
行使用。

第十回：“须臾酒过数巡，食供
两套，厨下捧上汤来。那厨役雇的
是个乡下小吏，他靸了一双钉鞋，
捧着六碗粉汤站在丹墀里，尖着眼
睛看戏。”“尖”， 比喻眼神敏锐专

注，赣榆人现在还常说“眼尖”。
第六回：“那掌舵驾长害馋痨，

左手扶着舵， 右手拈来一片片的
（云片糕）送在嘴里了。”第十一回：
“杨执中骂道：‘你又不害馋痨病！
这是别人拿来的东西，还要等着请
客。’”杨执中二儿子杨老六不知好
歹，不由分说，抢着吃别人请客的
饭菜，杨执中骂儿子“害馋痨病”，
比喻像痨病患者那样食欲强，贪
吃。这个俗语形象生动，赣榆人对
饕餮者嗤之以鼻，常常用“害馋劳
病”讽刺。

第三十九回：“恶和尚把老和
尚的光头捏一捏，把葫芦药酒倒出
来吃了一口，左手拿着酒，右手执
着风快的刀，在老和尚头上试一试
比个中心。”“风”，这是名词活用为
动词，“风快”， 比喻刀像风那样迅
速飞快，十分锋利。赣榆人在日常
交谈中，“风快”一词经常说。不过，
千万不要写成“锋快”，那就不传神
了。

第五十四回：“丈人道：‘你每
日在外测字， 也还寻得几十文钱，
只买了猪头肉、飘汤烧饼自己捣嗓
子，一个钱也不拿了来家。’”“捣”，
骂人吃相不雅。赣榆人责骂只顾自
己吃饱的人说：“捣了一肚子。”也
是这个意思。

第五十四回：“丈人道：‘放屁！
你是该人的钱！ 怎是我用你的？’”
“该”，是动词“欠”的意思，“该钱”，
就是“欠钱”。“该账”“该钱”，民间
借贷发生纠纷，赣榆人常说这个俗
语。

第四十三回：“几句就同雷太
守说戗了。” 第五十四回：“两个人
说戗了，揪着领子一顿乱打。和尚
的光头被他凿了几下，凿得生疼。”
“戗”“凿”“生疼”， 都是赣榆俗语，
“戗”， 比喻像物体那样支撑顶撞；
“凿”， 比喻像凿子那样敲打；“生
疼”，是指产生疼痛。赣榆人经常使
用这三个俗语，妙趣横生。

□ 徐黾

□ 胡可明

苏轼与海州


